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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它以辩

证唯物主义为根基，阐述了自然的辩证发展、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等核心内容。在当代，生态危机频发，

恩格斯自然观对于指导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为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恩格斯，自然观，当代启示 
 

 

An Analysis of Engels’ View of Nature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s 

Chuntai Che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 28th, 2025; accepted: May 20th, 2025; published: May 30th, 2025 

 
 

 
Abstract 
Engels’ view of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ts formation has a deep the-
oretical origin and a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i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s its foundation, 
it elaborates o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natur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other core contents. In contemporary times, when ecological crises occur frequently, Engels’ con-
cept of nature has an indispensable value in guiding human being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nature,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tc., and 
it has provided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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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mporar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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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观作为哲学认识自然界的理论框架，其演进始终与科学革命、社会变迁和哲学批判交织共生。

恩格斯自然观诞生于 19 世纪欧洲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形成蕴含着三重历史逻辑：自然科学突破消解

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认识论基础，资本主义扩张暴露了生态危机的早期征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抵达了

自我扬弃的理论临界点。从科学史维度看，1830~1870 年的科学革命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认识

论前提。施莱登与施旺的细胞学说打破了动植物界的机械分野，迈尔与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确证了物质

运动的永恒性，达尔文《物种起源》则瓦解了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教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

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

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1]: p. 435)这些发现迫使自然科学“从经

验领域进入理论领域”，但机械唯物主义无法解释现象间的辩证联系，这为新的自然观开辟了认识空间。

就社会史语境而言，工业革命引发的生态矛盾构成理论建构的现实动因。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记载，曼彻斯特因工业革命时期煤炭大量燃烧、废气排放，雾霾严重，与伦敦等工业城市类似，常出

现长时间重度雾霾；同期莱茵河因水力开发、过度捕捞，以及 19 世纪中叶后工业污染加剧，鱼类生存受

严重威胁，鱼类灭绝速度加快。这种“生产进步与生态退化”的悖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将自然简化为“资

源容器”的认知局限，亟待哲学层面的批判性重构。在哲学史脉络中，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自然观

的双重超越。他批判黑格尔《自然哲学》将辩证法囚禁于“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牢笼，同时扬弃费尔巴

哈直观唯物主义忽视主观能动性的理论缺陷。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将辩证法重新植根于物质运

动规律，既肯定自然的优先性，又强调人类实践的改造作用，建立起“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的辩证认

知框架。这种理论创新的当代价值在生态危机中愈发显现。恩格斯在 1876 年警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我们进行报复。”([1]: p. 559)比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早了八十几年揭示资本与生

态的根本矛盾。其理论为破解现代性生态困局提供双重启示：认识论层面强调遵循自然辩证规律，实践

论层面主张重构人–自然–社会的协同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重释这一思想遗产，对构建生命

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既需在哲学层面扬弃人类中心主义，更要在制度层面创新生态治理体系，这正

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的深层理论注脚。 

2. 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2.1. 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为恩格斯自然观提供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双重启示。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以“绝对精

神”自我演化的逻辑，构建了自然、历史与思维的动态统一框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黑格

尔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1]: p. 26)，但其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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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视为“精神的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导致辩证法沦为概念游戏的工具。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自

然现象归因于理念的自我否定，而恩格斯则通过实证科学证明，辩证规律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运动形式，

如天体演化中的引力与斥力相互作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打破了黑格尔的思辨迷雾，主张自然界是不

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强调，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感官经验是认识世界的

唯一途径。但费尔巴哈的缺陷在于将实践简化为直观的生物学适应，未能看到工业革命中人类改造自然

的革命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

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

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这一批判揭示了实践作为主客体中介的核心地位。 

2.2. 自然科学成果的推动 

19 世纪科学革命为辩证自然观提供了实证支撑。三大发现中，施莱登和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不仅证

明动植物结构的同源性，更通过细胞代谢活动确立了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彻底否定“生命力论”；迈

尔、焦耳与亥姆霍兹从不同角度发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通过热功当量实验和数学表述，揭示热、

光、电等运动形式的转化链条；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起源》以“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取代了“用进

废退”的拉马克主义，消解物种不变论，被恩格斯称为“为辩证法提供自然史支撑的生物学革命”。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提炼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康德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通过星云物质自转解

释太阳系生成，使牛顿借助“上帝之手”的“第一推动”沦为冗余；赖尔地质渐变论提出“将今论古”方

法论，用数百万年的缓慢侵蚀取代“灾变论”的突发创造，呼应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门捷列夫元素周

期律揭示原子量递增导致元素性质周期性突变，成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的典型例证。 

2.3. 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与问题 

19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彻底重塑了人类社会的面貌。蒸汽机、纺织机械和铁路等技术的普

及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城市人口激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然

而，这种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对自然的野蛮掠夺，例如森林被大规模砍伐以获取燃料和建材，矿产资源被

无节制开采，河流与空气因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而严重污染。城市的扩张催生了贫民窟，工人阶级在

恶劣环境中劳作，疾病与早亡成为普遍现象。自然生态的破坏不仅威胁人类健康，还导致水土流失、气

候异常等问题，暴露出技术进步背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矛盾。工业文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将自然

贬低为被征服和榨取的对象，这种短视的发展模式为后来的生态危机埋下伏笔。 

2.4. 社会发展对新自然观的需求 

工业革命的负面效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念。机械唯物主义将自然视为僵化的机器，片

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这种思维加剧了生态恶化和社会不公。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揭示

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动态演化规律，冲击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工人阶级的生存困

境、殖民扩张中的资源掠夺等也要求一种更包容、更辩证的理论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背景下，

哲学界亟需突破旧有框架，构建一种既能反映自然客观规律、又能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新自然观，从而

为协调人类发展需求与生态可持续性提供思想基础。恩格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通过融合科学成果与

社会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化解工业化时代的生态与社会危机指明了方向。 

3. 恩格斯自然观的核心内容 

3.1. 自然的辩证规律与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阐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运动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构建了辩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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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的自然观。他首先强调，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其本质属性在于物质性。从宏观天

体到微观粒子，从无机物到生命有机体，均由物质构成。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并

通过科学实践被逐步认识。这一观点直接否定了唯心主义将精神或神秘力量凌驾于物质之上的谬误，确

立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1]: p. 47)的哲学根基。 
自然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永恒运动与发展的。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二者不可分割：既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物质，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具有多样性，包

括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这些运动形式相互联系、转化，构成了自然界的动态图

景。例如，水循环中液态水的蒸发与大气环流相互作用，形成降水；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矛盾统一，

推动物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恩格斯特别强调，矛盾是物质运动的内在动力，如机械运动中作用力与

反作用力的对立统一、生物体同化与异化的斗争，体现了事物通过内部矛盾推动自我发展的辩证逻辑。

在揭示自然界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抽象出三大辩证法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既对

立又统一，构成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正负电荷的吸引与排斥形成电磁场，氧化与还原反应在化

学变化中不可分割。量变质变规律：量变积累突破临界点引发质变，使事物从旧形态跃升至新形态。如

水温升至沸点(量变)导致液态→气态(质变)，生物遗传变异积累形成新物种。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通过

两次辩证否定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例如，种子→植株→新种子的世代交替中，新种子既继承母本特性，

又蕴含变异可能；地壳从原始岩层→岩浆活动→新地层的演化中，矿物成分趋于复杂化。这三大规律并

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内在机制：对立统一提供动力，量变质变规定形式，否定

之否定指明方向。它们揭示了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逻辑，将唯物辩证法贯穿于自

然科学领域，为理解自然界的自我运动与历史性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 

3.2. 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与历史演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这一理论既批判了将人与自然割

裂的机械唯物主义，也驳斥了夸大人类主体性的唯心主义倾向，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改造

者的双重属性，强调二者在矛盾与依存中实现动态平衡的必然性。 
首先，人类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其生存与发展始终依存于自然。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起源

于古猿的进化历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的生理构造和心理意识均与自然环境深度

耦合。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 
p. 560)这一论断不仅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更从物质本源上确认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依存关

系。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空气、水、食物等基础资源，同时也通过地质运动、气候变化等规律制

约着人类活动的边界。脱离自然的人类文明如同无源之水，其存续从根本上依赖于对自然系统的维护。 
然而，人类并非被动服从自然的奴仆，而是通过劳动实践主动改造自然的主体。恩格斯强调：“劳

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1]: p. 550)正是通过制造工具、驯化动植物、开发能源等实践活

动，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原始依赖，建立起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系。农业革命通过种植作物和驯养动

物，将自然生态系统转化为人工生产的载体；工业革命则借助机器与科技突破生理局限，实现对矿产、

能源的大规模利用。这种改造能力使人类能够突破自然环境的直接限制，创造出城市、工厂、交通网络

等“第二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展文明的疆域。然而，人类的能动性始终以客观规律为前提：无

论是农作物生长依赖的光合作用规律，还是工业生产必须遵循的能量守恒定律，都表明人类实践的本质

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运用，而非凌驾于规律之上的任意妄为。 
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张力中，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矛盾：即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

意志与自然规律客观制约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类通过科学探索与技术革新不断突破自然限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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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调节河流、医学技术延长寿命、航天技术探索宇宙，这些成就彰显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力量；但

另一方面，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要求人类必须承认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恩格斯警告，若将改造自然的能动

性异化为对自然的掠夺，便会破坏生态平衡，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历史已反复验证这一论断：工业

革命时期伦敦的“毒雾”事件、20 世纪“八大公害”中的水俣病与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以及当代全球变

暖引发的极端气候灾害，本质上都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所付出的代价。这些教训表明，自然系统的复杂

性与自组织能力远超人类当前的认知水平，任何试图以短期利益压倒生态规律的行为，终将导致系统性

危机。因此，恩格斯主张通过“人与自然和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并非要求人类退回原始状态，

而是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理性引导实践活动。具体而言，人类需从三方面重构与自然

的关系：其一，承认自然的优先性，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作为实践活动的底线；其二，通过技

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满足发展需求的同时降低对自然的索取强度；其三，建立制度化的生态治

理体系，将环境保护纳入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这种“和解”路径本质上是对辩证法的实践运用——既肯

定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又通过自我约束将发展控制在自然承载力范围内，从而实现“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的统一。 

3.3. 科学方法论与哲学批判的统一 

十九世纪科学革命引发的认知变革中，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深层

对话。针对机械论将自然僵化为物质堆砌的认知困境，他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本质统一：运动作为物质

存在的基本形式，在蒸汽机热力转化等工业实践中展现出能量形态转换与物质自我更新的双重革命性。

这种动态自然观突破了静态宇宙论的桎梏，为理解自然界的历史性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恩格斯通过划

分机械、物理、化学与生命四种物质运动形式，重构了科学认知的范式基础。不同于传统学科割裂的认

知模式，他强调各运动形式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分子热运动孕育化学键重组，有机合成催生生命现象，

这种层级跃迁揭示了物质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生物学界深陷渐变与突变的二元对立时，恩格斯指出

达尔文进化论中量变积累与质变飞跃的辩证统一，为现代遗传学突破物种渐变理论预设了方法论前提。

其历史性思维更将地质沉积、元素周期律、天体演化等纳入物质运动的时空发展序列，确立起自然史与

人类史交互的认知坐标。尤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始终强调科学认知的历史相对性。他批判将牛顿力学绝

对化的教条倾向，认为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对超距作用的否定，证实了科学理论始终是特定物质运动形

式的阶段性把握。这种批判在原子可分性争论中显现预见性：当放射性现象颠覆原子不可分教条时，恩

格斯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法论断得到印证。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始终将其自然辩证法定位为开放

的研究纲领，这种理论自觉要求我们在量子力学、生态学等当代科学语境中持续发展其核心范式，而非

固守十九世纪的具体结论。 

4. 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启示 

4.1.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重构：从征服逻辑到共生范式的系统性转型 

恩格斯曾深刻警示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后果，指出对自然的盲目征服往往会引发始料未及的反噬。

这一思想在当代生态危机中得到强烈印证：工业文明主导下，全球变暖导致极地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

发，生物多样性锐减引发生态链脆弱化，塑料污染与土壤退化等问题，本质上是人类长期以“主宰者”

姿态对待自然、违背生态规律的累积性后果。这些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角色，自然并非

无限供给的资源库或废弃物容纳场，而是由生物与非生物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其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遵循严格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现代性回应。

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将自然视为单纯生产资料的工具理性，转而将其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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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共同体”。在实践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指“绿水青山”，可以在排除人类实践参与

之外天然的就可以成为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所要的“金山银山”，而这个转化过程是要经过“人化自

然”才能实现的[3]。“双碳”目标的制定则从战略高度规划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平衡路径。长江十年

禁渔、全国碳市场建设等举措，均体现了对自然系统性和先在性的尊重。恩格斯强调的合理调节人与自

然的物质交换，在当代转化为对经济生态化的深层追求：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绿色 GDP 核算体系的建立，

以及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人类正尝试以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重构生产体系，避免重复

“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进，更是文明范式的根本重塑，从工业文明的

“征服逻辑”转向生态文明的“共生逻辑”，要求在资源开发中遵循适度原则，在城市规划中融入“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理念，实现从物质索取到生态守护的认知革命。 

4.2. 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辩证统合：从技术异化到协同发展的文明自觉 

恩格斯深刻指出科学技术具有推动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同时警示其可能因滥用成为破坏自然的

工具。这一论断在当代科技革命中显现出尖锐的现实性：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突破在医疗、生产

领域创造福祉的同时，也引发基因伦理争议、算法偏见、电子废弃物污染等新挑战。恩格斯强调的自然

科学与哲学思维结合，在当代体现为对科技发展的跨学科伦理规制，需建立融合自然科学、伦理学、社

会学的评估体系，防止技术理性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确保科技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加剧异

化，我们要“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 
在社会制度维度，恩格斯关于通过社会生产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破解科技与生态双重危机

提供了路径指引。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导致技术应用呈现显著的功利性倾向：化石

能源开采等短期获利技术被过度开发，而生态修复等公益性技术因收益微薄遭冷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整体性规划推动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以及全球范围内绿色治理机制的探

索。唯有突破资本逻辑对技术的垄断，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自然规

律的真正契合。恩格斯自然观进一步揭示，科技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本质是社会关系矛盾的外化。当

代频发的环境争议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博弈，暴露了不同群体在环境风险分配与资源享用中的失衡。

解决这一问题，需在技术应用中贯彻“生态正义”原则，既要避免弱势群体因技术进步承受额外环境代

价，也要保障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中获得公平的技术转移与资金支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解

放必须通过现实手段实现”，这种解放既包括摆脱自然规律的盲目支配，也包括破除社会制度对公平的

扭曲。当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全球治理形成共振，以“人的发展”而非“资本增值”作为技术价值坐标

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解”的双重目标。从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看，恩格斯自然观要

求重构科技发展的认知框架：既反对否定技术进步的反智主义，也摒弃技术万能论，转而以辩证唯物主

义立场把握自然规律、技术特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中嵌入生态保

护约束，在生物工程研究中设定自然伦理边界，在城市规划中预留生态修复空间。唯有使科技发展与自

然演化形成良性互动，让社会进步建立在生态承载力基础之上，人类才能超越“征服–报复”的恶性循

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更高形态的文明。这一思想穿越时代的价值，正是当代应对生存挑战

的关键哲学支撑。 

5. 结语 

恩格斯的自然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基，通过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实践的历史性特征，

构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框架。在生态危机全球化与文明转型并行的当代背景下，其理论穿透力

不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掠夺本质，更在于指引人类超越工具理性桎梏，在科技伦理重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68


陈春泰 
 

 

DOI: 10.12677/acpp.2025.145268 456 哲学进展 
 

与生态价值重塑中实现文明跃迁。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立足恩格斯自然观的方法论精髓，通过制度创

新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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